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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关注

艾滋病患者虽不多，但经常担心自己染病的群体却非常庞大

两三万岛城人“恐艾”中度日
记者 孟艳 崇真

市民王先生（化名），十几年
间，一天给疾控中心打20多个电
话，如果哪天没有打电话，就一
定会到疾控中心，一待就是一天，
甚至要求在疾控中心找份工作，
打扫卫生、端茶倒水都行。“他说
只要离开疾控中心，就会担心自
己得了艾滋病，只有在这里待着

才踏实。”青岛市疾控中心性病
艾滋病防制科主任姜珍霞说。

这些年来，工作人员反复对
他讲解，他自己也上网查资料，去
买书看。“其实这位市民对艾滋病
是怎么回事，以及艾滋病的防治知
识已经非常了解。”姜珍霞说，做了
血液检测以后，他知道自己没得艾

滋病，但是心里的恐惧就是克服不
了。“他也很明白自己已经是一种
心理疾病了。”姜珍霞说。

有些艾滋病的症状很普通，
比如发高烧、生口疮、腹泻、带状
疱疹等，这些病一些普通市民都
会得。“有一次高危性行为后，很
多人就与这些症状对上号，觉得

自己得了艾滋病。”姜珍霞说。
姜珍霞也不止一次劝过王先

生去看心理医生，但是王先生却
说，有很多话很难对心理医生说
出口，一个是心理医生可能对他
们的生活方式不太了解，另外对
艾滋病的一些特别专业的知识不
是很精通，很难打消他的恐惧。

高危行为人群检测

多靠“草根”组织动员
姜珍霞表示，打电话咨询的有

五六万人，但是做检测的仅一万多
人，而且多数是由青岛的“草根组
织”动员后带去的。“这些草根组织
都做自发防艾工作。”姜珍霞说，他
们当中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有志
愿者，还有一些是艾滋病感染者。

11月26日，记者见到传说中的
“岛姐”，他是岛城较大的关爱艾滋
病草根组织“七彩阳光”小组的带头
人，去年的全国防治艾滋病会议，他
作为山东省唯一一个民间组织代表
去参加了。“岛姐”下面还有十几个
骨干，骨干下面也会有些成员，他们
会定期组织酒吧或者洗浴中心等一
些行业的高危行为人群到疾控中心
体检，而且有时候会定期举行知识
讲座、培训等。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组织这

些高危行为人群来听讲座的。”“岛
姐”自信地说，而且也不是一开始就
让这些人去做体检，“你首先要跟他
们成为朋友。”“先跟他们建立感情，
而且要让对方相信你，当然，你也一
定要保证别人的隐私。刚开始和这
些人接触时，都遇到过抵触，但是时
间长了就熟悉了，再跟他们讲防止
艾滋病的道理，发一些小册子，让他
们明白是为了他们好。“一般都会采
纳我们的建议，每三个月做一次体
检。”“岛姐”说。
“七彩阳光”关爱小组是2006年

底成立的，“要做这种组织的带头
人，其实需要一定的名气的。”“岛
姐”笑着说，要不然怎么组织大家培
训，刚开始我也不愿意做，但是疾控
中心姜主任一直和我保持很好联
系，像朋友一样。

记者采访发现，“恐艾

族”在岛城数量正急剧增加，

据青岛市疾控中心统计，一

年来有五六万人咨询艾滋病

问题，其中“恐艾族”占到一

半，也就是大约有两三万人。

这些人多是异性间或者同性

间发生过无保护的性行为之

后，便出现了一些与艾滋病

相似的症状，在恐慌甚至极

度恐慌中度日如年。

“恐艾男”

十几年天天咨询

咨询者中

半数是“恐艾族”

姜珍霞说，除了王先生，还
有的人一天打二三十个电话，每
次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专家给
他们解释完，告诉他们感染的几
率很小之后，刚放下电话，电话
又响了，还是同一个人打来的，
又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遍。还有
的人就一趟趟地往疾控中心跑，
到了就坐在咨询室里不走，没完
没了地说自己的担心和恐惧。
“上次有一个20多岁的大学

生，坚持着走到我们办公室之
后，就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怎么
也站不起来了。”姜珍霞说，这名
大学生有一次和朋友唱歌后，喝
了不少酒，没有控制住自己，发
生了高危性行为。第二天非常后
悔，担心自己被传染上艾滋病，
他的妹妹和妈妈一起陪他来到
疾控中心咨询。他因后悔用刀片
把自己身上割得一道一道的。
“这样的人我们也接触了不少，

他们在事后会非常害怕，但一喝
了酒就忘了，还会干出让自己后
悔的事来。”

记者采访时还发现，担心自
己感染艾滋病的人，绝大部分都
是有过高危性行为的人，但也有
一些没有发生高危性行为的人。
白领女孩小刘，总爱去一些小化
妆店化妆、修眉，也从来没想过
艾滋病的事情，但是有一次了解
了一些艾滋病知识，又得知化妆

店经常给一些“不干净”的女人
化妆，她忽然想起，自己修眉时，
曾经被眉刀刮破过眉毛。“当时
流血了，不会因为这个被传染艾
滋病吧。”小刘一直担心了好几
天。

姜珍霞说，一年大约有五六
万人打电话或直接过来咨询，其
中对艾滋病有恐惧感的占到一
半，不过对艾滋病极度恐惧，达
到病态的人，还不是太多。

网恋一夜情

也多“恐艾”者

在位于青岛市疾控中心一
楼的性病艾滋病检测室，工作人
员徐岐山刚刚送走一位前来抽
血检测的市民。他告诉记者，每
天都会有人过来咨询或者是要
求检测，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
时候十几个，也有时候几十个高
危行为人群一起结伴过来检测。

这些自己过来做检测的人
当中，不少是因为酒后发生高危
行为来的，由于检测有一个窗口
期，即指人体感染艾滋病毒后到
血液中能够检测出艾滋病毒抗
体的这段时间，一般为2周到3个
月。在窗口期期间做不了检测，
他们就天天来，或者天天打电话

问能不能做。“我都给他们解释，
艾滋病有一个感染概率，即使不
采取措施，男女之间的传染概率
也只有千分之二。”徐岐山说。

此外，还有一些市民在网上
认识后，产生好感，感觉双方都有
正式工作，应该没有危险，其实也
不能掉以轻心，还是应当采取预

防措施。“而往往这种人群感染艾
滋的几率比较大。”徐岐山说。

徐岐山表示，这些人多是平
时洁身自好，或者注意防护措
施，但是一次酒后就乱了性，第
二天清醒后非常后悔，想着家里
还有老婆孩子，就非常担心，就
进入了“恐艾一族”。

“恐艾族”中

高素质者居多

专家表示，“恐艾族”往往都
是有着高素质，受过良好教育的
人，他们对艾滋病知识了解一
些，而且通过网络、电话咨询等，
获得了更多的艾滋病知识，但是
往往获得知识越丰富越容易陷
入“恐艾”的泥潭。
“别说不懂的人会恐惧，像

我们一开始接触，心里也会害

怕。”姜珍霞说，刚开始接触艾
滋病群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她也非常担心，虽然学到的知
识让她明白不会有事，但心里
多多少少有些害怕，害怕自己
会得艾滋病。而且家人也不理
解，有时候自己会把艾滋病患
者血液带回家，家人不放心，都
想让她连夜把血液标本送回单

位。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担

心了，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
只有对他们真诚，他们才能相
信我们，才能好好地治疗。”姜
珍霞说。像这类“恐艾”人群越
来越多，疾控中心每天都有专
家在网上回答这些“恐艾”者的
问题。这些人中大多是因为一

时冲动发生高危性行为，明白
过来就开始后悔，通过网上症
状对比，看自己的哪些症状和
艾滋病一样。姜珍霞说，不要对
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盲目对号
入座，自己吓自己，要相信正规
医疗机构的医学检查和医生的
诊断，不要过分紧张，另外就是
洁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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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月 1日是世界艾滋病
日。近日，青岛市市北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在台东三路举行预防艾
滋病的宣传活动。图为一市民在
宣传现场前走过。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